
 

 

 

 

 

 

 

 

 

 

 

 

劇本 

《愛滋味》 
The Taste of Love 

 

詹傑 

 

 

 

 

 

 

 

 

 

 

 

 

 

 



  

 

 

場景 

一間位在偏鄉工業區、準備改建的學校，校園僻靜一隅的老舊儲藏室。 

現在這裡正權當輔導諮商室，不大，有著克難的簡單桌椅，除此之外，別無他物。 

 

 

 

 

角色 

李思誠，輔導老師，四十二歲。 

梅家玲，校長，與思誠同年。 

小瑜，國三中輟復學生，十六歲。 

楊毅傑，二十來歲的英文代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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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 

 

(思誠站在髒污窗邊，出神看著外頭，彷彿等待時間消逝。窗外不時傳來孩

童嘻鬧聲，偶爾夾雜一陣來自遠方，鐵工廠的金屬敲打尖銳噪音。) 

 

 (校園鐘響，孩童聲遠去，天色轉暗，終至靜寂。) 

 (思誠看了看表，收拾桌上東西，正要走時，家玲走進。她看上去非常疲倦。) 

 

思誠：校長。 

 

 (家玲自顧自坐下，從包包拉鍊暗袋，拿出菸和打火機，正準備點，停下。) 

 

家玲：我下班了。(抽起菸，笑，看上去有些快活。) 

思誠：(不動聲色地鎖上門)玲仔，我昨天不是告訴你別穿淡色的裙子，會讓你的

下半身看起來很腫！而且… 

 

(家玲順著思誠眼神，發現裙角好幾處髒汙，用力搓了一下，發現都已乾涸。) 

 

思誠：你現在看起來像是今天營養午餐的香蕉。過熟。 

家玲：你如果整天去和那些敲牆、挖地板的工人打交道，能好看到哪裡去。 

思誠：我今天有觀察他們一下，就從這裡(指窗)。還不錯！尤其天氣熱的時候。 

家玲：(意有所指)顯然我們關心的地方不一樣。 

思誠：我都不知道你被派來這裡當苦力。 

家玲：我是來這裡作戰的。 

思誠：校門口已經決定要開向哪邊了嗎？ 

家玲：我今天去和學校附近的工廠談，他們死都不願意讓條路給我們。我連多替

孩子們著想這種話都說出口了。 

思誠：沒用嗎？ 

家玲：我們的學生最近才惡作劇闖禍，把人家停在工廠門口的機車給燒了。 

思誠：起碼證明這裡的學生和附近民眾互動頻繁。 

家玲：幸好跑得快，一溜煙就不見人影，監視器只拍到學生制服。 

思誠：年輕真好。 

家玲：年輕人才容易把自己的路堵死。人家現在不願意讓我們把校門開在那邊。 

思誠：他們總會找到自己的方向，無論那條路是通往那裡。 

家玲：還沒等他們找到方向，我就先走投無路了。工廠老闆建議我，乾脆蓋一道

圍牆把學校封起來，免得我們的學生又出去作怪。 

思誠：其實每間學校就是每個地方的小縮影。大人做什麼，孩子們就學，他們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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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眼睛看到的一切。難道我們也要蓋一道圍牆把所有人都關起來？ 

家玲：你再跟我扯這些名言佳句，下次校務會議我就派你去負責蓋校門。 

思誠：我要是會蓋校門，還會待在這裡跟你瞎扯？而且今天輔導會議有多熱鬧你

又不是沒看到，我才撂了幾句名言佳句，一堆老師就急著跟我要電話了。 

家玲：那些老師看到你像看到菩薩。 

思誠：只是我怕他們會失望。我又不是門擋，可以卡住壞學生，不讓他們回來。 

 

 (停頓) 

 

家玲：那個女孩子今天有出現嗎？ 

思誠：沒有。很少有人敢連續放我三次鴿子。 

家玲：你明天去她班上看看。 

思誠：你開個單子給我，明天我先去總務處一趟，領條粗一點的繩子再去。 

家玲：我沒有跟你開玩笑。 

思誠：我也沒有。如果她自己不願意，來了也只是坐在這裡和我對看四十五分鐘。

你知道那種感覺有多差嗎？你會忽然覺得自己像是酒店坐檯的老小姐，還

是整間店裡面最醜的那個。 

 

 (家玲總算笑了出來。) 

 

家玲：像你這種滿嘴鬼話的輔導老師，總能弄點什麼辦法出來吧。 

思誠：就貴校輔導室目前凌亂不堪的學生資料，還有每一個老師輪番跟我告狀的

盛況來看，我的專業建議就是讓她轉學吧。勉強留下來，對她未必是好事。 

家玲：(想都沒想)不行。 

思誠：為什麼？ 

家玲：我去哪裡找一間學校來收容她！ 

思誠：那你要去哪裡找一個班級來收她？學校裡不會有老師願意的。 

家玲：她會改。我相信她會。 

思誠：她把人家女同學關在廁所裡，還潑了一整桶水溝撈上來的髒水。 

家玲：她已經在家反省了好幾天，我也要她道歉寫悔過書。 

思誠：那個同學的媽媽怎麼辦？她還是家長會的成員！萬一真把事情鬧大了，對

兩個孩子都是傷害。 

家玲：我會搞定家長會。 

思誠：你怎麼搞定？ 

家玲：我會負責！ 

思誠：你怎麼負責？ 

家玲：你現在是在模仿那個媽媽嗎？ 

思誠：相信我，那個媽媽長得很苛薄，一定會把話講得再難聽十倍。到最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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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那孩子，一定有一個得走人。 

家玲：所以現在我不但沒有新校門，也留不住那個孩子。 

 

(家玲望著思誠，投注諮詢目光。) 

 

思誠：看我幹嘛？你是校長。 

家玲：那孩子來找我，說她想繼續留在楊老師的班級上課… 

思誠：不只我，其他老師也都贊成讓她轉學。 

家玲：他們只是贊成自己不必收留她。當然啦，話說得漂亮，快考試了，怕自己

班上學生受影響；教學經驗不夠，擔心處理不了突發狀況。說穿了，誰也

不想惹上麻煩！他們只想平平安安等時間到，然後請調到其他學校。 

思誠：所以呢？你有答應讓她回去楊老師的班級嗎？ 

 

(家玲搖頭。) 

 

思誠：為什麼？ 

家玲：被她欺負的同學還在班上，保持一點距離比較好。 

思誠：還有其他原因嗎？ 

家玲：什麼原因？ 

思誠：我在學生資料卡上，看到一個奇怪紀錄。她曾經指控楊老師對她有身體上

的接觸，可是學校沒有召開性評會調查這件事。 

家玲：後來沒有成案。那女孩承認自己說謊。 

思誠：就因為這樣撤案？理由不夠充分吧！ 

家玲：楊老師很照顧她，放學還主動幫她加強課業，而且她指控楊老師的時間，

楊老師正在辦公室和我一起討論班級事務。我想沒有比這個更有說服力。 

思誠：也是… 

家玲：如果真有問題，學校也不會再繼續聘楊老師來代課。 

思誠：好啦，我又沒有懷疑你。所以我該拿這個孩子怎麼辦？ 

家玲：你只要讓她不要繼續惹事就好。撐過這學期，他們就會全部畢業，然後就

是別人的煩惱了。 

思誠：好吧，我會再想辦法，找她來輔導室聊聊。 

家玲：而且你要讓她點頭答應調到其他班級。我來負責搞定老師。 

思誠：還真會為難我。 

家玲：我是校長。我的工作就是為難你們。 

思誠：…不過…楊老師正在辦公室和我一起討論班級事務… 

家玲：怎樣？ 

思誠：聽起來假假的！很像連續劇那種男女主角有一腿，還要硬凹的台詞。 

家玲：你少無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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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誠：今天在會議上看到楊老師，他的確讓人印象深刻。一堆女老師都拼命要坐

在他旁邊，簡直像是神明在安太歲。不過要跟這麼多人搶，你也太累。 

家玲：你當老師真是太可惜。應該去拍電視劇。 

思誠：不這樣，當老師多無聊，這是我們的唯一娛樂！每次我去學校附近買早餐

的時候，老闆娘都會告訴我，哪位女老師又幫楊老師帶了一份火腿三明治。 

家玲：這裡是小地方，什麼消息都瞞不住。你自己也多注意一點。 

思誠：不用擔心！每天早上，我桌上只會出現一堆公文，連顆茶葉蛋都沒看到。 

家玲：你怎麼跟人家比！ 

思誠：你不知道，學生們對我也很好奇！ 

家玲：哪部分？關於你的性向？ 

思誠：關於我的年齡。 

家玲：你怎麼說？ 

思誠：我告訴他們，我和校長是大學同學，認識二十幾年了。結果他們通通笑了。

我和學生之間，咻得一聲，一下就拉得很近。 

家玲：還真是謝謝你。 

思誠：怎樣？這個小地方，有沒有人忙著打聽你結婚沒？ 

家玲：我是女校長，我有不結婚的特權。 

思誠：我認識的阿玲可不是這樣！她這個人很需要陪伴，很需要…把心事說出來。 

 

 (停頓。) 

 

家玲：你能來這裡陪我，我很高興。 

思誠：總算有點人話了。 

家玲：我還以為你會拒絕這個職缺。我們這裡常常連代課老師都找不到。 

思誠：我本來打算拒絕你。我上 google map，發現要轉兩班公車才可以到，教學

熱情馬上被澆熄一大半。 

家玲：所以是什麼讓你改變心意？ 

思誠：我覺得這裡環境不錯。 

家玲：你是說消防隊在我們隔壁。 

思誠：如果把校門開在那個方向呢？(指某處)對學校和學生都安全。 

家玲：我要是真幫你把路開過去，那消防隊就不安全了。 

思誠：我是替你著想。 

家玲：不用麻煩了，他們看到我都會立正喊校長好。 

思誠：那就沒得玩了，作戰失敗。(故意做出立正敬禮樣) 

 

 (停頓。兩人相視而笑。) 

 

家玲：委屈你了。只能讓你窩在這種小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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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誠：(環顧四周)其實挺好的，你看那個壁癌，多性感！…你知道嗎？我最喜歡

諮商室的一點，就是待在這裡，你可以很安靜地聽別人說話，還有聽自己

說話。你會感覺自己像…泡在溫水裡的乾香菇，一點一點伸展開來。 

家玲：所以你今天一整天泡在這裡，有什麼收穫？ 

思誠：…我感覺自己好像年輕了二十幾歲，又回到以前在政大附近租的無敵小小

套房，就是潮濕又有霉味的那間。我和宏任，兩個大男生手長腳長擠在一

張小床上，早上起來的時候，身上常常全是天花板油漆剝落的白粉，好像

在拍日劇《東京愛情物故事》最後一集裡頭的雪景。 

家玲：那你是哪一個？ 

思誠：我是鈴木保奈美。 

家玲：骨董一樣的日劇女主角！現在大概沒人知道她是誰了。我以前還剪過她那

種瀏海…人好像到某個年紀以後，年輕時候的事記得特別清楚。 

思誠：你也沒什麼變。大一參加迎新宿營的時候，你臉上妝就很濃了。 

家玲：多久以前的事，還拿出來講！ 

思誠：誰叫你這麼久都不來大學同學會！那一大票老同學都說，你現在是六年級

最年輕有為的校長，不屑跟我們這群廢材混了！我們只好翻你以前的糗事

來自我安慰一下。 

家玲：同學會！？我看是母姊會吧！有些人的女兒，都大得可以來唸我們學校。 

思誠：如果你是擔心這個，我們兩個單身代表，可以自己躲在角落划酒拳。 

 

 (較長的停頓。) 

 

家玲：…聽到宏任的事我很難過，我還以為… 

思誠：以為我們會結婚，然後生個女兒來這裡上學？ 

家玲：畢竟你們都在一起快二十年了。 

思誠：是二十二年半。每年都說要分，結果最後還是我照顧他，送他最後一程。 

家玲：我到現在還想不明白，怎麼會一個簡單肺炎，人就走了。 

思誠：要死還不容易，活著才難。 

家玲：宏任家人那邊情況怎樣？ 

思誠：還可以。喪禮辦得很簡單。很快就結束了。 

家玲：宏任這麼孝順，他媽媽怎麼受的了？  

思誠：宏任的姊姊會打理一切，不用擔心。 

家玲：別人一切都好，那你呢？如果… 

思誠：不用！知情的老同學，一個一個打電話來，我差點淹死在安慰裡。 

家玲：看來參加同學會，多少還是有點用處的。 

思誠：我們幾個死黨，決定以後每年都辦同學會，不然實在跟不上大家的速度。

才隔幾年，就已經有人結婚又離婚，然後又再婚，現在連孩子都蹦出來了。 

家玲：還真會挖苦人。 



 6 

思誠：聽說他們已經分居了。我們有開賭盤，大家都押他們撐不到年底！ 

家玲：簡直跟連續劇一樣。 

思誠：可不是。 

家玲：…連老公自殺的戲碼都有，不知道是誰編的八點檔。 

思誠：(停頓，張望家玲表情) 秀芬…今年沒來同學會，這是她第一次缺席。我

們也沒打給她，大家都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才好。 

家玲：自己先生發生這種事，總要點時間來接受，慢慢來吧。 

思誠：別講得那麼輕鬆。我知道阿國學長對你的意義，跟宏任對我一樣。 

家玲：哪裡一樣？我們就只是學長和學妹的關係。我連他喪禮都沒去。 

 

 (停頓。家玲點起另一根煙，深吸，吐出。) 

 

思誠：阿國學長的狀況，我想你比我清楚。 

家玲：營養午餐的貪汙弊案都還沒起訴，他就頂不住壓力了！ 

思誠：我相信阿國學長的為人！他當校長那麼多年，生活一直不太富裕，不會去

拿那些錢的。 

家玲：我也相信。可是人都死了，再多相信也沒用。 

思誠：當初大家都以為，你和阿國學長最後會走到一塊。畢竟你們一起念書，一

起考試，一起當上校長。 

家玲：真對不起，害你們的賭盤賠慘了。 

思誠：學長和秀芬結婚後，你就幾乎沒再和我們這群老同學聯絡。 

家玲：聯絡了，又能怎樣？跟你一樣淹死在安慰裡？ 

思誠：只是可惜你們就這樣斷了。 

 

 (家玲將手上的煙，用面紙捻熄。) 

 

家玲：其實我們還有見過一次面。就在他死前幾天。 

思誠：他來找你談營養午餐的案子？ 

家玲：不是。我們…約會，像十七八歲的年輕人一樣，晚上約在公園見面，蚊子

多到不行。 

思誠：那你們有像十七八歲的年輕人一樣，做點什麼衝動的事嗎？ 

家玲：像他這種老實人，連汽車旅館也沒去過，還能做什麼。我們就只是聊聊以

前，聊一起準備考試的時候，聊剛考上的那種開心，然後就沒了…我告訴

他，我開始覺得自己像是一台轉不停的電風扇，以為一直動，就可以把所

有東西都甩開，結果停下來以後，才發現全身都是灰塵，讓人看了討厭。 

思誠：起碼我不會。我不會討厭你。 

家玲：所以才特別找你來讓我虐待。 

思誠：學校一定可以在你手上越變越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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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玲：有建商盯上這裡，附近的地價已經悄悄在漲，台北人快來了！如果學校蓋

不起來，被廢校合併，這些家裡沒錢的孩子就會被趕到更遠的地方 

思誠：還不就是一座校門！大不了晚上我們搬水泥，摸黑去蓋。 

家玲：大家都瞪大眼睛等著看呢！六年級最年輕的女校長，到底有多少能耐。 

思誠：氣勢這麼弱怎麼行！你不是還在教育局拍桌子，痛罵局長歧視女性！ 

家玲：我就是拍了那一下，才被派到這裡！他們正等著我灰頭土臉跑回去搬救兵。 

思誠：有我在。就算要燒黑心建商的機車，我也會拉著你跑。保證不會被拍到。 

 

 (家玲望著思誠。) 

 

家玲：思誠，我不是一個好校長，也許好多事我都做錯了。 

到最後，只剩下我一個人不知道為了什麼在繼續奮戰。 

 

 (思誠給家玲一個厚實擁抱。) 

 

思誠：我會幫你搞定那個女孩的。有我在，不怕。 

家玲：(環抱住思誠)矯情。 

思誠：我承認我是賤人。 

 

 (家玲拿起東西，往門口走去，忽又停下，轉身看思誠。) 

 

思誠：放心。我的嘴巴和你的預算一樣緊。 

你告訴我的事，我誰也不會提，包括秀芬。 

家玲：(笑)我是要提醒你，等等開電風扇，把香菸的味道吹散。 

思誠：是。校長。 

 

 (燈漸暗。) 

 

 

 

 

 


